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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唐氏三兄弟的历史看近代

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

汪敬度

2 0年前
,

我曾写过一本《唐廷枢研究》的小书
。

在我最初的

计划 中
,

这 只是整 个研究 的一 部分
。

原来唐廷枢有兄弟三人
,

上有一个哥哥名叫唐廷植 ;下有一个弟弟名叫唐廷庚
。

他们都

是中国近代的黎明期 出生 的
:
其中唐廷枢出生于 1 8 3 2 年

,

。 唐

廷植出生于 1 827 年
,

② 唐廷庚据说 出生于 1 845 年
。
③ 他们三兄

弟在国外被称为
“

中国工商业 现代化 的先驱
” , “

在 上海 中外 贸

易关系的历史中
,

扮演了一个重要 的角色
。

在依据外 国的方式

开创和发展商业的进步群体中
,

他们可 以 称得上是这一群体的

O 唐廷枢出生月 日
,

有两种记载
:

据徐润的《徐愚斋自叙年谱》第 57 页的记载推

算
.

应为 2 月 29 日 ;据沈统桂 《唐景星观察传》记载推算
,

则应为 5 月 19 日
。

参阅 (万国

公报)
,

第盯 册
,

第 l一 13 页
。

15 92 年 12 月
。

0 No rt h Ch i n a H e all d
, 189 7 年 9 月 3 日

,

第 4 5 9 页
。

有的记载说唐廷 植 x8 8 8 年

7 1 岁
,

则出生应为 18 17 年 ( N o d h Ch i n a

eH司d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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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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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袖
。 ”
① 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产生的角度看

,

他们可 以说是中

国近代资产阶级的第一代
。

他们出生在一个家庭之中
,

人 生经

历
,

自然有相 同之一 面
。

而在相同之中
,

又有不 同的一 面
。

对

三兄弟的综合比较研究
,

就比对 唐廷枢一人的研究
,

内容要 丰

富得多
。

它可以看出单独的个人传记研究中所不 能看到的问

题
,

而在个人传记中所看到的问题
,

在综合比较研究中
,

又会更

加深人一 步
。

我当初的计划
,

就是要进行综合比较研究的试

探
。

然而
,

在我写完`唐廷枢研究》以后
,

原来计划后续的工作
,

被迫停了下来
,

一直没有机会实现
。

原 因是资料的搜集不能到

位
,

下笔为难
,

更重要的是
:
当时有一项更为迫切的工作提上了 日

程
,

需要全副精力应付
,

腾不 出手
。

20 年过去了
,

如今年已老髦
,

精力就衰
,

而且离开 了工作岗位
,

搜集资料更加困难重重
。

原来

的计划
,

看来已不可能实现
。

但 20 年来个人零零星星地也积累了

一些资料
,

从 而也形成了一点看法
。

现在初步整理成为一篇短

文
,

作为我对前此研究的一个补充
,

同时也是稍稍弥补自己的研

究工作遗留的缺陷
。

然而力不从心
、

粗疏讹误
,

所在多有
,

读者进

而教之
,

不胜企望
。

首先的一个问题是
:
唐氏三兄弟为什么都成为

“

中国工商业

现代化的先驱
”
? 也就是他们之所以成为

“
工商业现代化先驱

”

的

历史背景是什么 ?

分析这个问题
,

首先要从他们的家庭
,

从 他们 出生 的地方说

① e蒯 J
.

s m i t h (施其乐 ) : 肠 e oF nr a it v 。 Ye明
。 r ht e

OT
o g B功 t卜e。 ,

杯o n
ee o i n 一h e M闭

-

俪” t j佣 of Ch jan
’ s Co 。 。

~
a o d l o du s卿

.

载仆
e e h un g c卜i 加 u周目

.

(崇基学报》
,

卷 xo
,

第
1 一 2 期合刊

,

197 1 年 10 月
,

第 81 页
。

·

7 4



起
。

唐氏三兄弟一家所在是现今的广东省珠 海市唐家镇
。

这块

地方在明清时期是香山县属上恭常都
,

临近葡萄牙占领的澳门和

英占的香港
。

这里的人
,

总起来说
,

是最早和西方人 士接触
,

也是

最先认识西方世界的中国人
。

至今人们还常说
: “

上恭常都人勇

于航海
、

不畏波涛
,

纷纷到海外谋生
。 ” ① 以美国而言

,

19 世纪 中

叶
,

美国加州金矿的矿工 中
,

就集中了许多来自上恭常都的华侨
。

其后这些华侨又多转而从事农业或商业
,

如夏威夷蔗糖业的开

发
,

就来自包括香山在内的珠江三角洲的移民
。

而加州历史最久

的永合公司
,

经营瓜菜业百余年
,

并附设合兴信局
,

开展汇兑等金

融业务
。
② 在这一活动的早期

,

唐廷枢的哥哥唐廷植
,

就曾经涉足

其中
。

19 世纪 50 年代初
,

他和他的叔父在加州开 了一家同和公

司③ ( uT
n

w
o &

.

c o
.

亦作 oT
。

w
。 &

.

c 。
.

④ )
,

进行上述金融 活动
。

他的叔父提供了大量的资本
,

而唐廷植也 自他从前在香港当翻译

时的工资积蓄中
,

提供了适量的资金
。

后来的研究者说
: “

不管这

种特殊的金融安排是怎样进行的
,

当他再 回到中国时
,

他在加州

的实业活动
,

必然为他后来国内的资本主义企业奠定 了基础
。 ” ⑤

对西方世界的最先接触
,

还有另外的一面
,

那就是传播西方

文明的传教士进人中国
。

西方传教士进人中国在 17 世纪就已经开始
。

到 了鸦片战争

前夕
,

随着西方资本主义 国家对 中国的人侵
,

传教士 的活动成为

西方人侵中国不可缺少 的一环
。

和澳门
、

香港咫 尺之遥的香 山
,

那里的村民
,

既可 以在珠江 口 上看到西方的鸦片夏船
,

又可以在

(珠海乡音 )第 12 期
,

一98 8 年 12 月 25 日
。

同上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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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门和香港听到传教士兴办的学校传出的读书声
。

曾经先后接

收唐家三兄弟人校的马礼逊学校 (M丽
snoE du ca t汕 oscie y th Sc loo)

和继马礼逊学校之后接收他们的伦敦布道会学校 (肠
n dnoiM

s-

i s noe y r oScie ty Sch loo)
,

它们的创办者或主持人马礼逊 ( R o b e rt M iorr
-

so n
)和理雅各 ( J

~
址gg

e
)

,

一个把西方的怪经 》译成汉文
,

共 21

卷 ;一个把中国的四书五经译成英文
,

共 28 卷
。

从这里可以看出

他们在接近中国人这一方面所下的功夫
。

还有一个在澳门开了

一座英华学校 ( nA咖
·

hC ien se cS h oo l) 的长老会牧师哈巴安德 ( eR
v

.

D r
.

nA der w
atP

ton H叩 eP r)
,

在马礼逊学校由澳门迁至香港之后
,

甚

至想把他的学校迁至唐廷枢的老家
,

因为那里的人对基督教的影

响特别有好感
,

从而能使他更好地接近中国人
。

当这一设想未能

实现时
,

他又向长老会建议对中国的学校进行补助
,

条件是
“

他们

的课程表中把《圣经》也包括进去
” 。

他的意图是
:
经过这样安排

,

这个村庄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成为传教的良好基地
。
①

唐家三兄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进人马礼逊学校的
。

当然
,

中国学生后来的情况
,

是千差万别的
。

184 0 年 11 月被

录取的 13 岁的容阂
,

后来成为美国耶鲁大学第一个中国留学生和

中国第一批幼童 出洋到美国学习的带领者
。

但是也有进校当年

就被学校开除或被不放心的父亲领走的
,

进退对比
,

无比鲜明
。

唐家三兄弟也有彼此相同和各自不同之处
。

他们共有一个

据说当过马礼逊学校主持人勃朗 ( 5
.

R
.

B

~ ) 医生的苦力的父

亲
,

。 又共有一个当过香港一位执行官何德弗斯 ( hc alr
e s G

.

oH ld
-

fort h) 的买办的叔父③
。

当有的学生的父亲放心不下把儿子又从学

O 触肺ves of 碗 R翻石y et “二 B o 田心 of F 0 m咖 M iiss o .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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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拉回家里时
,

唐廷枢三兄弟的父亲唐宝 臣却把他的 3 个儿子押

给勃朗
,

为期 8 年
。

为的是 8 年 以内
,

可以免费上学①
。

他亲 口对

勃朗说
:

我们 曾经不理解为什么 一个外 国人愿意免费供养和教

育我们的孩子
。

是不是外国人 想拐骗他们 离开他们 的父母

和 国家
,

把他们 一 步 一 步地转送 到国外去
。

但是我 们现在

明 白了
。

从他们 入学之 日起
,

我一 直坚持把 三 个孩子交给

你们学校
。

他们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
。

最大 的孩子 已经有

资格以一个译 员的身份从事公务活动
。

另外两个 孩子学习

也不坏
。

对你们 教给 他们 的教义
,

以前我非常担心
。

现在

看来
,

他们变得更好 了
。

虽然我 的国家的 习俗禁止我信教
,

但我 自己相信它的真理
。

我不再有任何担心 害怕了
。

你们

的操劳
,

是 为 了别 人 好
,

不是 为 了自 己
。

现在我 完全 理 解

T
。
②

父亲的信念如此
,

但儿子们的表现和心态则并不完全相 同
。

这反映在很多方面
,

主要在两件事情上
: 一是英 语 的学 习

,

一是

基督教 的信仰
。

二者都为 日后离 开学校进人社 会所必 需 ;一个

是谋生的手段
,

一个是谋生的条件
。

三兄弟中
,

在英语学习上成

绩最好的是老二唐廷枢 ;在基督教信仰上表现最突出 的
,

是大哥

唐廷植
。

而三弟唐廷庚
,

则二者均居下游
。

唐廷枢擅长英语
,

是 有 口 皆碑 的
。

在他离开 学校担任香港

巡理厅翻译期间乃 至后来 当洋行买 办的时候
,

他在这方面 的能

力
,

得到普遍的赞扬
。

有人称赞他
“

英文写得非常漂亮
” ,

③ 有人

① A cr 枯ve
: of 」aJ旧 i二

,

M at hoes
n &

.

C o
.

(抄件 )
,

唐廷枢曾孙唐佑钧先生提供
。

0 c ih

~
R e p拍 i吻

,

卷 14 , 154 5 年 10 月
。

转引自T、 . Ch u n g 以 i J O

吻目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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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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夸他
“

说起英语来就像一个英国人
。 ” ① 而巡理厅 的上 司则把他

看成是
“

华人和欧籍翻译中能力最 强的一位
” 。 ③ 甚 至在中国人

当中
,

唐廷枢的英语水平也颇为人称道
,

争说他对
“

英人之语言

文字
,

一一尽得其奥安
” 。

③ 唐廷植的
“

英语教育和对西方行为方

式的熟悉
” ,

也是远近 闻名
,

中外共晓的
。

他在 19 世纪 50 年代

初
、

为美国加州金矿华工奔走
,

就充分发挥了他的英语优势
。

他

不但把所有
“

花旗国
”

对
“

金山汉人采金条规
”

译成中文
, “

核实无

讹
” ,

公诸华工
,

④ 而且用英文投书美国新 闻媒体
,

反映华人意

见
,

⑤ 并且代表华人会见美国加州当局
,

和州长进行
“

面对面
”

的

谈判
。
⑥ 三兄弟中

,

只有老三唐廷庚显得落后一大截
。

一直到他

离开学校将近 15 年的 18 7 2 年
,

他还被他的校长理雅各说成是
“

对英文的掌握
,

不如他的两位兄长
” 。 。

灌输《圣经》和对基督教的信仰
,

这是西方传教士办学的 主

要 目标
。

上面提到
,

他们把三兄弟的家乡看作是
“

对基督教的影

响特别有好感的一个地方
” ,

曾经设想把唐家的村庄作为学校 的

首选地址
。

为了把这个村庄变成传教的良好基地
,

他们不惜工

本
,

愿意对中国人 自办的学校 进行补助
,

条件是
“

他们的课程表

中把《圣经 》也包括进去
” 。

然而
,

在当时这与中国学生和大多数家长的思想
,

是格 格不

人的
。

上面刚刚提到唐氏三兄弟的父亲对勃朗的一段表白
,

就

① 刘广京
: 《唐廷枢之买办时代 )

,

载《清华学报 )
,

196 1 年 6 月
,

第 169 页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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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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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第 5 7 页
。

③ 铸铁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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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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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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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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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晰地反映 了这一思想
。

在他们的头脑中 (父亲的也好
,

儿子 的

也好 )
,

基督教和 《圣经 》都不过是 取得饭碗 的资格
。

饭碗 有 了
,

《圣经 》也就抛在一边 了
。

在唐 氏三兄弟中
,

大哥廷植 在这方面

的积极性是 比较突出的
。

他是 三兄弟中惟一 的接受了洗礼的
。

在 18 4 2 年给学校的一封信中
,

他亲笔写道
: “

勃朗先生是我 一生

中认识的最好教师
。

他 的学 校也 同样如此
。

在我们中国这 一

块
,

我想没有像他所办的这种学校
。 ”

然而即使如此
, “

他的这一

兴趣
,

也没有维持多久
,

在他以后 的生活 中
,

再也 没有事实证 明

他是一个积极的布道者
。 ’ ,

①

有突出表现的哥哥如此
,

两个弟弟对教会则 比哥哥又保持

了一个更大的距离
。

唐廷枢
“

是一个很聪 明的小孩子
,

但是他没

有信奉基督教的表示
,

虽然他还是到教堂参加礼拜
” 。

② 至于唐

廷庚
,

从他在 1 872 年 4 月写给他 的老师理雅各的一封信 中
,

可

以看 出他的态度更加直率尖锐
。

他写道
: 我得益于教堂

,

同时也

得益于我的教师的地方非 常之多
。

这是真的
。

我知道
,

忘 记你

教给我 的福音
,

那是很不应该的
。

但是
,

我越是 细想这个问题
,

就越是感到羞耻和痛苦
,

我必须请求您 的原谅
。 ” ③ 应当记住

,

唐

廷庚写这封信的时间
,

正是他走向他二哥 主持轮船招 商局 的时

刻
,

也就是他捧上了一个较大 的饭碗的时刻
。

所有这些差异
,

都为三兄弟 日后各奔前程
,

辑供了各 自的条
件

。

可以这样说
:
他们前半生 的学习历程

,

在一定程度上决定 了

他们后半生 的工作和事业 上 的人生 道路
。

如果 把镜头 扩大一

点
,

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这个角度去看
,

那 么
,

唐氏 三兄

① 仆
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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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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弟各自的一段人生历程
,

就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产生 的时代环

境 的缩影之一
。

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产生的角度看
,

唐氏三兄弟各 自的事

业经历
,

也有单独研究的价值
,

更有综合比较研究的价值
。

毫无疑问
,

三兄弟在离开学校之初
,

都有一段长短不等的充

当翻译的历史
。

英语水平最好的唐廷枢
,

离开学校以后
,

先在香

港一家拍卖行里 当了几个月的
“

职位很低的助手
” 。① 随后

,

在香

港殖民政府巡理厅接他哥哥的手
,

当上一名翻译
。
。 以后因才能

出众
,

地位舰升
。

1 85 3 年升任巡理厅正 翻译
。

18 5 6 年代理香港

大审院华人正 翻译
。
③ 1 85 8 年离开香港到上海

,

任上海海关副

大写
。 ④ 1859 年升任正大写兼总翻译

。 。 1 861 年离开海关
,

进人

怡和洋行
,

结束了 12 年的翻译生涯
。⑥ 以后在怡和洋行又 当了

12 年买 办
,

于 1 8 73 年进人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
。

又 4 年

( 187 7 )
,

筹办开平煤矿 (但在 1885 年以前仍兼管招商局业务 )
,

经营 15 年
,

取得 了不小的成绩
。

1 892 年终于任上
。

大哥和二弟在离开学校的最初阶段
,

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
。

大哥还没有结业
,

就被调到香港巡理厅担任翻译
。

18 51 年
,

他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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嫌一桩绊 闻去职
,

遗下 的空缺
,

由弟弟唐 廷枢充任
,

他 自己 则随

他的叔父远走美国
。

在美 国加州呆 了五六年
,

于 1856
一 18 5 7 年

间 回归中国①
。

18 61 年出任上海海关首席翻译
,

这一年唐廷枢

离开海关
,

因此很可能是大哥接替二弟的位置
。

1 870 年进人怡

和洋行充当天津分行的买办
。

当唐廷枢离开怡和进人招商局之

后
,

哥哥又顶替弟弟的位置接任上 海怡和洋行的买办
,

一直到

18 9 7 年离世之 日
。

综计唐廷植担任怡和洋行买办
,

前后达 27 年

之久
。 ② 和唐廷枢一样

,

也是终于任上
。

三兄弟中年龄最小的唐廷庚
,

一生的事迹也最少
,

至少是反

映他的活动的材料最少 (当然这是就我所看到的而言 )
。

如今我

们只知道
:
他离开学校的时间是 1 8 5 6 年 10 月

,

在三兄弟中最后

离校
。

他离校后也担任过一个时期的翻译
。

间接的材料证明他

离开这个岗位 的时间是 在 18 5 6 年 12 月至 1 8 5 7 年 7 月之 间
。
③

也就是说
,

最长不到 一年
。

往下便寂然无 闻
,

从社会传媒中消

失
。

一直到唐廷枢进人轮船招商局 以后
,

才先后见 到他登上 了

轮船招商局及其附设 的保险招商局各 口 员董的名单
。
④ 他在招

商局 20 多年
,

始终是一个分局的经理 (先是广州
、

香港③
,

后是福

州⑥ )
。

他虽然也捐了一个候选道
,

并得了三品衔
,

但 只能在分局

和那些候补知县
、

试用县垂为伍
,

地位显然在招 商局 上层 人物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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廷枢
、

徐润
、

叶廷眷等大员之下① 1 8 9 6年
,

他默默无 闻地死在香

山故里
,

③ 不像他的两位哥哥那样终于任上
,

享有名流悼念
、

媒

体宣扬的排场和风光
。

从三兄弟各人事业 的实绩看
,

唐廷枢显然居于首位
。

他在

怡和洋行 12 年中
,

除了为怡和经 理库款
、

收购丝茶
、

开展航运
、

在上海以外的通商口岸扩大洋行势力等经常业务以外
,

还 为他

的老板投资当铺
、

经营地产
、

推销鸦片
、

运销大米
、

食盐甚至企图

染指内地矿产的开采③
。

一句话
,

就像他的老板所说
: “

他现在代

替我们的位置站着
。 ” ④ 他为怡和洋行赚 了大钱

,

这是不言而喻

的
。

至于他自己
,

则不但在经济上积累了不少的资本
,

而且 在政

治上也积累了不小的声誉
。

李鸿章就称赞他
“

熟悉中外语言
、

文

字
、

船务
、

商务
” ,

⑤ 甚至认为
“

堪备各国使臣
” 。⑥ 著名的上海实

业界人士经元善也说
:
唐廷枢

、

徐润
“

声望素著
” ,

而
“

唐之坚忍卓

绝
,

尤非后来貌为办洋务者可比
” 。
⑦ 这些都是明证

。

至于经济

上的实力大增
,

个人资本的迅速积累
,

则更是有大量事实可 资验

证
:

在资本的积累方面
,

应该看到
:
唐廷枢在进人怡 和之前

,

就

已经开始涉足独自经营的工商业 活动
。

最早在 18 5 8 年
,

甚 至在

此以前
,

当他还在香港当翻译的时候
,

就曾开设 过两座当铺
,

前

后搞了 4 年
。

据他自己说
,

小小的当铺
,

每年都能赚到 25 % 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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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4 %的盈利
。
① 5 年 以后

,

在美 国南北 内战期间
,

受 国际棉价影

响
,

上海棉价陡长
,

商家投机活跃
。

这时唐廷枢 已在上海海关担

任翻译
,

他看准了这一机会
,

迅速在上海开设 了一家修华号棉花

行
,

大搞投机活动
,

希图牟取暴利
。
② 但结果却并不理想

。

这 时
,

他还没有正式 进人 怡和 洋行
,

单靠一 己 的力量
,

就显 得力不从

心
,

升沉无定
。

在这 方面局 面之大改观
,

是在 1 8 6 3 年正式 进人

怡和洋行之后
。

从此唐廷枢的经 济活动
,

与前比已不可 同 日而

语
。

首先是自营商业 活动的扩大
。

在进人怡和 之初
,

他就和怡

和前任买办林钦合伙开设茶栈
,

以适应洋行收购茶叶的需要
,

并

先后开设当铺和投资于上海 3 家钱庄
,

以周转他的商业活动
。
③

他利用掌管怡和洋行金库的机会
,

经常挪用怡和的库款
,

调剂自

己营业的资金需要
。
④

为了自营业务和买 办业 务的需要
,

唐廷枢还在 洋行 内设立

了 自己 的
“

办房
” ,

也就是买 办的事务所
。

这里 不但集中 了他 自

己的商业活动
,

同时也集中了洋行 的业务活动
,

合二为一
。

1 8 72

年怡和洋行的华海轮船公司 ( e h i n a e o as t s t e

am N va isat i o n C o
.

)成

立之前
,

洋行 的船舶代理 部就设在唐廷枢的事务所 内
。

当时怡

和洋行老板就公开地说
:
他的天津轮船代理业务

“

经营效率的提

高
,

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唐廷枢的事务所
” 。

⑤ 正 由于此
,

对 于唐

廷枢的一些不正 当的行为
,

洋行老板往往 睁开一 只眼睛
,

闭上一

只眼睛
。

为 了适应这种形势
,

在买办 的事务以外
,

还需要在 整个和对

(清华学报》
,

196 1年 6 月
,

第 x5 7 页
。

参阅《徐愚斋自叙年谱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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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贸易发生联系的行业中
,

建立起一套类似事务所的机 构—
同业公所

。

在建立这些机构的过程 中
,

唐廷枢也发挥了不小 的

作用
。

上海 3 个对外贸易关系密切的同业 公所—
丝业

、

茶业

两公所和经营鸦片的洋药局
,

在 186 8 年以前都已先后建立
。

创

立这些机构的人
,

不是和唐廷枢一样的洋行买办
,

就是和洋行来

往密切的丝商
、

茶商和鸦片商人
。

而唐廷枢和他的同行徐润等

人
,

则都是这 3 个机构的董事
,

是主持这些机构的核心力量
。

其次
,

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增长
,

唐廷枢在担任买办的过程

中
,

还开始了对外国在华企业的附股活动
。

这是唐廷枢资本积累

的主体
。

他在进人怡和以后的第五年
,

就开始附股于洋行经营的

谏当保险行 ( C
aont

n 玩 su er cn e o iff c e
)

,

而在华海轮船公司中
,

他一

人独买 4X() 股
,

几乎占有公 司股本的四分之一
。
① 事实上

,

他的附

股活动
,

并不限于怡和洋行的企业
。

在华海轮船公司成立 以前
,

他已经先后附股于 18 67 年成立的公正轮船公司 ( U in on st ea ln N va
-

igat i on Co
.

)和 1 86 5 年成立 的北清轮船公司 (临hrt e h in a tS e a

me
r

co
.

)
。

在这两个公司中
,

他都担任了董事
,

② 是
“

一群广东籍股东

的领袖和代言人
” 。
③ 在华海成立的前后

,

他又附股于美国琼记洋

行 ( A u , s ti n e

eH
a记 an d Co

.

)的苏晏拿打号 ( s
u

awon
d a

)轮船和两家

小洋行— 马立司 ( M而
。 肠衍 s C。

.

)和美记 ( M公 le r H
.

an d Co
.

)的

船队
,

其中马立司洋行经理的洞庭号 (几
n g

一

it gn )轮船的船老板
,

恰

是怡和对手美国旗昌洋行 ( Ru s s ell adn co
.

)的史柏丁 ( D
.

R
.

s p ed
-

d i n g )④
。

唐廷枢的附股外商企业
,

事实上不止于此
。

例如 18 82 年当天

(唐廷枢年谱 ) 186 7 年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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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
见 (唐廷枢研究 )第 16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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津英租界筹设煤气公司之初
,

他就主动认购股票 300 股 (每股 100

两 )
。

并且命令他所在的开平矿务局承购
。
① 这个工 厂在 18 90 年

建成
,

这是见于当时的媒体记载的
。

那些 中途多有变故者
,

就不详

见于记录了
。

例如早期他曾与西人合作共创一家糖厂
。

这家糖厂

在经营的过程中
,

多次转手
,

后来成为怡和洋行的著名企业— 中

华火车糖局 ( hC ian uS gar R ief in gn oC
.

)但早期的历史
,

扑朔迷离
,

很

难看出唐廷枢在其中活动的情况
。
⑧ 而他在离开怡和以后

,

还不

忘故旧
,

参加了怡和丝头厂的投资
。③ 详情更加不为外人所知晓

。

在资本的积累方面
,

唐廷植与唐廷枢有同样的经历
。

上面提

到
:
唐廷植在进人怡和洋行以前

,

当他远走美国加州之际
,

他也曾

和他的叔父在那里开过一家同和公 司
,

尽管人们都认为唐廷植在

加州的商业活动为他后来的资本主义企业奠定了基础
,

④ 但是和

他后来在上海的活动比较
,

那 只是小巫见大巫
。
和唐廷枢一样

,

只

有在他接任怡和买办以后
,

唐廷植才得以在为洋行推进在华航运

和贸易的同时
,

真正开始扩大 自己的经济活动领域
,

迅速积累自己

的资本
。

和唐廷枢一样
,

唐廷植的资本积累
,

主要也是来自附股外商在

华的企业
。

从 187 4 年起
,

他就步二弟的后尘
,

开始附股怡和洋行

的华海轮船公司
。
⑤ 进人 19 世纪 so 年代以后

,

他的活动范 围
,

又

进一步扩大
。

仅在 18 81
一 18 82 的两年里

,

他附股的外商企业
,

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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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有烟台犷丝局 ①
、

上海荣泰驳船行②
、

上海电光公司③ 和中国玻

璃公司④
。

他还是上海火烛保险公司的首董⑤
,

估计也是由于附股

的关系
。

此外
,

他在香港东边山 ( E ast oP int )炼糖厂的筹备阶段
,

也

曾通过他的二弟进行投资
。
⑥

在附股外商企业的同时
,

他也从经济上积极支持二弟先后主

持的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煤矿以及其他企业
。

人所共知
,

开平煤矿

之所以能顺利筹集资本
,

主要是通过唐廷植的
“

巨大势力和努力奔

走
” 。 ⑦ 而轮船招商局在 18 83 年唐廷枢出国考察时

,

经营的重任
,

就暂由唐廷植承担了将近两年的时间
。
⑧ 18 00 年唐廷枢接办香山

银矿时
,

所有公文账箱尽交唐廷植保管
。 ⑨ 一直到 18 97 年唐廷植

死去为止
,

他的实业活动一直没有中断
。

就在死前不久
,

他还主张

把自来水从租界引进上海县城
,

继承了他的买办衣钵的长子唐荣

俊 (杰臣 )完成了上海内地 自来水公司的创建
。
。 居住在华界的中

国人很快地就
“

享受到他的主张带来的好处
” 。
。

和两位哥哥比较起来唐廷庚在这 方面的活动
,

就大为逊色
。

从现存的材料看
,

他在轮船招商局似乎并不得意
。

19 世纪 80 年

代初
,

招商局为了揽载客货
,

曾在上海南北两市分设长裕泰行及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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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栈
,

由唐廷庚具体经管
。

这个原本与怡和
、

太古两外籍轮船公司

争衡的地方
,

据说却被主其事者转为营私舞弊的场所
。

当时有人

揭发长裕泰装船行 经 常
“

退 客货
,

先装 己货
,

至欠 水 脚 一 万余

金
” 。

① 长发栈则
“

双扣九五佣钱
,

专写客票
,

欠一万余金
” 。

② 以致

开销无着
,

于 18 84 年 9 月
“

招顶闭歇
” ③ 。

唐廷庚为轮船招商局做的另一件大事
,

是他在 18 82 年为招商

局在香港建立了一个分局
。

然而到手不过两年
,

转眼又在 1 884 年

把这 一 笔财产拱手 让给 了旗 昌洋行的老板福士 (私 ilI a m H
.

oF br e s
)
。④ 应该记住的是

:
这正是中法战争期间招商局所谓

“

售产

换旗
”

的时刻
。

此后唐廷庚寂然无闻地由广州分局调往福州分局
,

而转到福州分局以后
,

就变得更加消声敛迹了
。

应该看到
,

现存的材料也反映唐廷庚有一些实业的活动
。

他

和徐润的侄儿徐秉诗于 18 8 3 年在安徽池州开了一座煤矿
,

但却与

徐润的同行
、

宝顺洋行的买办杨德发生了纠纷
,

结果也不理想⑤
。

总之
,

唐氏三兄弟中惟一 的一个没有走洋行买办 之路的小 兄

弟
,

光景却是最不如意的
。

三兄弟在事业
、

人生道路上的依傍
,

可 以说是各不相同的
。

大

哥和三弟二人
,

一个是洋行
,

也就是外国在中国的经济势力
,

这是

第一条道路 ;一个是官督商办的企业
,

也就是洋务派的政治势力
,

这是第二条道路
。

二者实际上都是出 自唐廷枢对他们的安排
。

而

他对 自己的安排
,

则显然是脚踏两只船
,

兼二者而有之
。

他先是走

上第一条道路
,

后又改换为第二条道路
。

沿着第一条道路一直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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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
第 126 页
。

③ 同上
。

③ (字林沪报)
,

一88 5 年 12 月 4 H
。

④ H o叱 kon g 肠nd eR ig s t叮
,

M e m o d al s
,

1 1687
、

132“
,

转引 自 了、 C hu n g c h i Jo urn 目
,

197 1 年 10 月
,

第 92 页
。

⑤ 轮船招商局档案
; (申报》

, 18 83 年 l 月 9 日
。



下去的唐廷植
,

看来他的境遇是比较顺适的
。

走第二条道路的唐

廷庚
,

则不那么顺畅
。

而为他们作出安排的唐廷枢自己
,

政治上看

来是十分充实的
。

在他死后六年
,

根据直隶总督王文韶的奏请
,

清

廷已准许在唐山为其修建专祠
,

并自唐山开平煤矿节余中提取白

银 2 万两
,

以资兴建
。

此外
,

总督本人也捐献巨款用于专祠的维

修
,

为直隶和其他各地的下属作出榜样
。① 这种殊荣

,

是他的大哥

和三弟都不能望其项背的
。

但是
,

如果单纯从经济上观察
,

如果单

从个人的资本积累和财富享受上看
,

局面又完全颠倒了过来
。

这

里可以拿他的大哥和他作一比较
。

上面提到
,

唐廷植对开平煤矿

和轮船招商局的集资和经营
,

都曾作过贡献
。

但是
,

如果和唐廷枢

比一下
,

那么
,

直接先后主持招商局和开平煤矿的唐廷枢
,

其贡献

远在唐廷植之上
。

他为这两个企业输送了上百万两的资金
,

正如

他自己在谈到招商局招股情况时所说
: “

枢等原是生意中人
,

因承

爵相 (李鸿章 )委任
,

又荷诸君不弃
,

故尽将自己所有及邀集亲友极

力附股
,

方将此局成立
。 ” ② 可 以看出在倾其所有 以赴事功方面

,

唐廷枢至少是不亚于唐廷植的
。

然而
,

在他们身后
,

各自的经济状

况又如何呢 ? 这里有一个极为鲜明的对照
:
唐廷植在辞世之 日

,

上

海的一家西文报纸
,

有极为详细的报道
,

那种场面的富丽堂皇
,

用

不着细说
,

单是死者的棺木就可以想见他生前的富足与豪华
。

报

纸是这样记载的
: “

这付棺材非常重
。

用的是极贵重的木料
。

它经

过一次又一次的采饰和油漆
,

一直到油漆的外壳有一寸多厚
,

这样

就可以长期抗湿防潮
。 ” ③ 与之对照的是

:
唐廷枢死后

,

广帮商人

曾发起抚恤唐的遗孤说
: “

该故道创办开平
,

备著辛勋
。

今其身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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萧条
,

子嗣靡依
,

未能稍食其报
,

似非酬功劝后之义
。 ” ①

这是唐廷植与唐廷枢两兄弟的具体人生历程
。

其实
,

这也是

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升沉历程的一幅缩影
,

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和

不发展的一幅缩影
。

唐家兄弟如此
,

整个中国近代资产阶级
,

总的

说来
,

亦复如此
。

关于唐廷植一生和唐廷枢前半生所走的道路
,

在已往 的学术

论坛上
,

曾经普遍地被认为是一条应该加以批判的道路
。

不但这

一条道路不能肯定
,

走过这一条道路的所有人物
,

也都不能肯定
。

我在初写《唐廷枢研究》这本小书中
,

对这个具体人物没有作

完全的肯定
,

但也没有作完全的否定
。

我在等待更多的实证
。

后

来我在继续接触有关唐廷植史料的过程 中
,

从唐廷植的际遇 和他

的所作所为中
,

我得到的信息
,

更加坚定了我在 《唐廷枢研究 》中的

观点
,

在本文的最后
,

我想把我所接触到的材料
,

梳理编排一 下
,

以

就教于对此有研究兴趣的同道
。

这也可以而且应该从唐廷植的少年时期谈起
。

在 1 845 年马礼逊学校的年度报告中
,

保存了高年级学生唐廷

植的一篇论文
。

论文的题 目为《中国的政府》
。

论文
“

指 出了中国

政府的偏私和腐败
” , “

激烈地批评了这一不正当的行为
” , “

表明了

作者非常熟悉中国政府的机构和运作
。 ” 。 这是 出自一个 18 岁少

年的手笔
。

在那样一个环境中有这样清醒的认识
,

应该承认
,

这是

难能可贵的
。

一直到他离开祖国去美洲新大陆之时
,

他给人的印

① 《盛宣怀档案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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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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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
,

仍然是一个
“

被这个帝国所遗忘的臣民
” 。
①

在中国政府和外国教会之间
,

唐廷植的最初选择
,

的确是外国

教会
。

正如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
,

在写作上述论文的前 3 年
,

他在

一封信中就称道勃朗先生是他一生中结识 的最好教师
,

勃朗的学

校也是他一生进 的最好的学校
。

他在离开香港去美国之先的

18 51 年 6 月
,

就在香港接受了维多利亚主教的洗礼
。

在到达美国

之时
,

随身带了不少引见旧金山教会人士的介绍信
。

他给人的印

象是一个虔诚的宗教的阪依者
, “

承诺对宗教信仰的真诚
” 。

② 看

来他选择这一条道路是铁定的了
。

然而
,

人们又看到他有另外的一面
。

的确
,

唐廷植在马礼逊学校给校方写过那样热情的信
,

但是写

这种信的
,

并不止唐廷植一人
,

而且根据当时的内情透露
,

这些信

都是在
“

教师监督和建议之下写的
” ,

它从一个角度上反映了校方

传教的重压对学生 的冲击
。

正如勃朗牧师所耽心的
: “

可怜的孩

子 ! 他们有那 么多的困难 需要克服
,

然后才能成为基督教的信

徒
” 。

③ 事实上
,

唐廷植就是这些
“

可怜的孩子
”

中间的一个
。

他虽

然接受了维多利亚主教的洗礼
,

并且也 的确为美国教会做了不少

的事
。

但是
,

正如我们在上 面看到的
:
他的这一兴趣

,

并没有维持

多久
。

1851 年进人美国以后
,

他 的宗教热忱就开始萎缩
。

尽管加

州教会中的人
,

对他怀有极大的期待
,

希望通过他
“

把基督教的福

音带给他那个值得怀念的国家
” , “

完成真主对这个被拯救的灵魂

的打造
” 。

④ 但是
,

此时唐廷植的兴趣
,

已经移向他的移居美国的

同胞
,

移向华人的事业
。

他和他的叔父生活在一起
,

留在华人集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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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城市从事商业的活动
。

他在 自己成立的公司里面穿着中式纺绸

长袍
,

扎腿裤子
,

绣花鞋
,

俨然公司的首领
。

事实上他到美国不久
,

“

就感到自己在华人社会中已经取得 了领袖 的地位
。 ” ① 这使得他

的灵魂拯救者美国教会中人大大失望而纷纷揣测
: “

他可能过于投

身于其商业和外交活动
。

为了取得华人社会的充分信任
,

他可能

认为最好不要与基督教界人士过于亲密和公开来往
。 ” ⑧ 那些声

称要拯救唐廷植灵魂 的人算是说对了
,

唐廷植有一颗中国心
。

唐廷植的这颗中国心
,

在他到美国以后
,

为华工争取平等待

遇
、

抵制美国排斥华工的交涉中
,

得到了最好的印证
。

他来到美国

的时候
,

加利福尼亚的采金热潮正在兴起
。

大批中国人也远渡重

洋来到这里
,

希图取得谋生的出路
。

唐廷植一到旧金山
,

就受到当

地华人的热情欢迎
,

因为这里许多中国人曾经在香港殖 民地政府

户籍司登记过
,

大家都记得他那一段
“

处处维护中国人利益
”

的历

史
。

他的办事能力和
“

在任何时候都有为他们的权利 而奋斗 的勇

气
” ,

使得他的同胞对他
“

具有充分的信赖
” 。

从而他以一个年仅

2 0 岁出头的青年
,

被当地华人一致推为旧金 山华商公所—
阳和

会馆的总董
。

唐廷植没有辜负同胞 的委托
,

在以后不久发生 的美

国排华事件中
,

由于他与当地官员的极力交涉
,

使得美国政府直接

驱赶华侨或加课人头税 以限制华人 人境的企 图都未能 立 即实

现
。
③ 当年他写给加州州长毕格勒 ( iB gl er )的一封信

,

为这一段历

史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
。

这封信是 18 5 2 年 4 月 29 日发 出的
。

信中提 出了两个问题
,

说明反对排华
,

中国有理 ;取消排华
,

美国有利
。

关于前者
,

他反对

美国当局把进人美国的中国劳工都看成是听命于美国老板的不 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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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的契约劳工
。

他 向这位州长申辩说
:“

你把中国人 说成是
`

苦

力
’ ,

这个称呼
,

在某种意义上
,

适用于很多中国人
,

但是
,

这不是你

们所说的那种
`

苦力
’ 。 `

苦力
’

这个词
,

不是中国原有的
,

它是从外

国传人的
,

就像它传人美国一样
。 ” “

根据我们的理解
,

苦力就是一

个普通的劳动者
,

如此而已
。

我们从来不知道它是特指一个阶级
,

像你们所特指的那样
,

是一种被强迫服从的契约劳动者
。 ” “

如果你

们所说的
`

苦力
’ ,

指的是劳动者
,

那么
,

我国内地很多人都是苦

力
。 ” “

如果
`

苦力
’

指的是你们所说的契约奴隶
,

那么
,

他们都不是
`

苦力
’ 。 ”

针对美国立法机关通过一项法律禁止中国苦力进人美国

矿场
,

他在信中对这位州长说道
: “

通过一项立法把我们当苦力看

待
,

不管我们是不是苦力
,

我们不相信这是你的意图
。

你说并没有

任何条约规定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中国的移民
,

中国政府也没有

权力抱怨你们用课税或其他办法的立法
,

把我们从美国赶出去
。

对我们的政府说来
,

这可能是有效的
。

但是
,

对 目前中国人 民抱着

对美国非常友好的情谊而言
,

它起了离间的作用
。 ”

关于后者
,

在抵制美国不公正对待华工的同时
,

信中极力强调

中国移民对美国所起的重要作用
。

它指出
:
在美国人眼中的中国

“

苦力
” ,

不但不是契约劳工
,

而且有许多是商人
、

工程师和教师
,

他

们不但不是
“

被强迫服从的劳工
” ,

而且是
“

受人尊敬的阶级
” 。 “

他

们不但租用你们的船只
,

而且购买其中许多船只
,

并且还要购买更

多的船只
。

当他们租用船只时
,

值得你们注意的是
:
对你们国人

,

我们是优先的
。

我们总是优先雇用你们的船只
,

即使我们从他人

那里能够更便宜地租用
,

还是对你们优先
。

当一只商船到达之时
,

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
,

你们的货船
、

轮船以及货车等等是怎样积极

地和有利地被我们加以雇用
。 ” “

显然
,

我们从你们的国家得到的利

益愈多
,

你们从我们的贸易中得到的好处就会愈大
。

我们从你们

允许开采的金矿中采出来的黄金
,

是美 国对华贸易增长得那么快

的一个 因素
。 ” “

如果你们一定要限制亚洲的移民
,

那就等于你们限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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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亚洲的贸易
。

而这种贸易
,

根据我们从你们的政府那里了解到

的
,

是美国最希望增加的
。 ” ①

唐廷植有理有利的劝告
,

可能打动了美国当局
。

发生在美国

西海岸的一场官司
,

据说闹到东海岸的首都华盛顿
,

连美国国务院

也不得不邀请唐廷植前往首都谈判
,

以求得事态的平息
。

正由于

此
,

唐廷植在美国华人中间
“

留下了极高的声誉
” 。

他的画像甚至

在以后多少年中
,

还悬挂在纽约博物馆的墙上
,

被题为
“
一个著名

的中国商人
”

而受到人们的怀念
。
② 他的行为

,

至今被人们认为是
“

对外御侮
,

不遗余力
。 ” ③

应该看到
,

唐廷植离美返国之初
,

并没有立即选择洋行买办的

职位
,

而是以首席翻译的名义
,

进人成立不 久的上海海关税务司
。

实际上
,

他的职务
,

不但是通事兼译公文
,

而且总理进 出口税单
,

检

查进 出口货物
。
④ 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甚至有意把他提升为一口的

税务司
。 ⑤ 在唐廷植的心 目中

,

这正是以他
“

自己 的能力为他的国

家服务
”

的良机
。
⑥ 然而当时 的中国官场对受过外国教育的中国

人
,

还是怀着猜疑的心理
。

这使得唐廷植立即意识到
:
作为一个 中

国人
,

没有官的身份和品级
,

就很难在他的国家的公共事务中取得

进身之阶
。

因此
,

他捐了一个五品同知的官衔
,

企图以此发挥 自己

的理想
,

让他的国家
“

接受西方的观念
” 。
⑦ 这里的

“
西方的观念

” ,

当然包括 了他的资本主义的理想
。

(D 以上俱见 N eW YOkr D曰 y 份b un e ,

一5 52 年 6 月 7 日
。

。 阮hrt C枯 n a
eH阁 d

,

1897 年 9 月 3 日
,

第 4 59 页
。

③ (珠海乡音 )
,

第 12 期
,

19 85 年 12 月 25 日
,

第 28 页
。

④ 丁日昌
: 《请办海关唐国华勒索详》

,

见《巡沪公犊》
,

卷三 ;
李鸿章

: 《唐国华赎罪

片》
,

同治四年八月初一 日
,

引自《上海研究论丛 )
,

第 1辑
,

第 2 19 页
。

⑤ s
.

F
.

w ` gh
t : Hart an d hte c ih

~
c . ot ms

,

19 50 年版
.

第 84 1 页
。

⑥ N o ” 卜 Chs二 H e司 d
,

18 97 年 9 月 3 日
,

第 45 9 页
。

⑦ N o

rtk C hian H e
arl d

, 18 97 年 9 月 3 日
,

第 45 9 页
。



然而
,

他的算盘完全落空
。

五品官衔和外国税务司控制下的

海关的背景
,

不但不能使唐廷植施加自己的影响于清朝统治下的

官场
,

反而弄得他声名狼藉
,

差一点坐进上海道台为他设置的班

房
。

原来在唐廷植进人海关不久
,

洋务运动中军用工业 的建置
,

就

进人了发动的阶段
。

中国第一家大型军火兼造船工厂—
上海江

南制造局
,

筹办于唐廷植进人海关的第二年
。

这个厂的筹建
,

和唐

廷植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牵连
。

它从经办此事的上海道台丁 日昌给

李鸿章的察帖中透露出来一点端绪
。

察帖中说
: “

上海虹 口地方
,

有洋人机器铁厂一座
,

能修造大小轮船及开花炮
、

洋枪各件
,

实为

洋径涣外国厂中机器之最大者
。

前曾问价
,

该洋商索值在十万洋

以外
,

是以未经议妥
。

兹有海关通事唐国华
,

历游外国多年
,

熟悉

洋匠
。

本年因案革究
,

赎罪情急
,

与同案已革之扦手张灿
、

秦吉等

共集资四万两
,

购成此座铁厂
,

以赎前愈
。

厂内一切机器俱精
,

所

有匠目
,

照旧发价
,

任凭迁移调度
” 。

① 这个察帖中的唐国华
,

就是

唐廷植在官场的名字
。

唐廷植犯的案
,

据说是在检查进出 口货物

时索取费用
。

事发之后
,

丁 日昌立即将唐廷植的同知衔革掉
,

并交

发上海县堂扣押审办
。
② 结果是

:
唐廷植不但赔了钱

,

而且 丢 了

官
。

不但革了同知的职衔
,

而且
“

与张灿
、

秦吉一体革役
” 。 ③

这对唐廷植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
。

4 万两赎罪费不算
,

他

还失去了晋升海关税务司的机会
。

当时
,

总税务司赫德已经 内定

了两名中国人担任税务司
,

但是上海关道
“

把其中一人投人监狱
,

从而破坏 了他的机会
” ,

④ 这个人就是唐廷植
。

众所周知
,

在赫德

O 转见李鸿章
:

(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 )
,

载《李文忠公全书》奏稿
,

卷九
。

② 丁 日昌
:

(巡沪公簇 )
,

卷三
,

(请办海关唐国华勒索详》
。

③ 李鸿章
: 《唐国华赎罪片》

,

见《上海研究论丛》第 l 辑
,

19 88 年
,

第 刀O 页
。

④ S
.

F
.

W`户t : Hart an d ht 。 C枯n

二 e u

sot ms
,

195 0 年版
,

第 84 0 一
84 1 页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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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持之下
,

中国海关各 口 的税务司
,

一律由外 国人担任
,

中国人从

无染指的机会
。

唐廷植虽然最后没有失 去自由
,

但却失去 了迁 升

的机会— 一个眼看 到手的
“

殊荣
” 。

也许是唐廷植承受不了这个打击吧
,

他不久就离开 了海关
,

进

人了唐廷枢先期已在的怡和洋行
,

经 理它的轮船公司在天津的业

务
。 ① 从此一直到他死去

,

始终没有脱离这家洋行
。

综计他担任

怡和买办
,

前后达 27 年之久
。

唐廷植的这段经历
,

至少给我们两点提示
:
第一

,

洋行职业不

是唐廷植最优的选择
。

洋行 和海关都是他的长项— 英语翻译

—
可以充分发挥 的地方

,

都可以是他的用武之地
。

但是他回国

之初
,

优先选择的
,

不是洋行
,

而是海关
。

当时的海关虽然也在外

国势力控制之下
,

但名义上究竟还是中国的机构
。

唐廷植是不是

就因此而决定去海关
,

当然还不能遮下判断
,

还大有研究的余地
。

但他是在海关呆不下去
,

迫不得 已才去怡和洋行的
,

这是不 移的

事实
。

他最初是想通过中国的海关来发展 自己的事业
,

这也是不

移的事实
。

而发展他自己的事业
,

最终实质上是发展中国资本主

义
。

当然
,

他到怡和以后
,

很 自然地首先是 附股怡和及其他外 国

洋行在华企业
。

但在依附外国洋行以提高自己经济地位的同时
,

他并没有忘怀于 自己 原来所希冀发展 自己的事业
。

他仍然在 资

金的筹措方面积极 支持唐廷枢主持的轮船招 商局 和开平煤矿
。

不但如此
,

他还通过附股把外国洋行 的企业转变成华人企业
。

烟

台扩丝局之由德商宝兴洋行转为中国人所有
,

就是一个比较知名

的个例
。
② 当然

,

这条道路实际上是难以实现 的
。

终唐廷植 的一

生
,

他始终仍是处在外商企业附庸者的地位
,

并没有真正创办名

①

②

C肠 n . M ar i it r n e

Ch i n a H e

alr d
,

187 5 年 8 月 28 日
,

第 2 14 页 ; 18 97 年 9 月 3 日
,

第 45 9 页
。

le比 。目 R e po d s
for m H e r M aj es t y ’ 5 C o ns ul s i n C hi n a ,

18 77 年
,

烟台
,

第 3 9 页
。

C u s t o m s ;
arT d e

eR网
5 18 8 x 年

,

烟台
,

第 9 页
。



副其实的中国资本主义企业
。

但是
,

变化也是客观的存在
,

是不

容否认的
。

第二
,

洋务派官僚
,

是唐廷植最佳的靠山
。

尽管唐廷植进了中

国海关
,

捐了同知官衔
,

想借助官僚
、

特别是洋务派官僚的势力
,

发

展自己的事业
,

但是
,

事实证明
,

这个希望是注定要落空的
。

他之

离开中国海关
,

实际上是中了洋务派官僚丁 日昌设下的圈套
。

这

从上面提到丁 日昌的那封案帖中可以看得明明白白
。

丁 日昌是想

借此敲唐廷植一下竹杠
,

以达到收买这家外厂 的目的
。

察帖中所

说的唐廷植
“

因案革究
” ,

据说是在检查进出口货物时索取费用
。

然而
,

这个
“

索取费用
” ,

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? 在李鸿章的《唐国

华赎罪片》中是这样说的 : “

因华商每遇洋船装货
,

所议合同及水脚

总单并洋行保险凭据
,

均系洋字
,

华商往往不能辨识
,

嘱托唐国华

翻译
,

偶然送给银两酬劳
。

续因翻译较多
,

并 因到关纳税
,

应给税

单妥速
,

遂各相沿送银酬谢
。 ” ① 这样说来

,

唐廷植所得的
,

并非无

偿的
“

索取费用
” ,

而是有偿的劳务报酬
。

连李鸿章也不得不承认
“

核其情节
,

尚与讹诈需索者有间
” 。

。 因此
,

尽管事发之后
,

丁 日

昌立即将唐廷植扣押审办
,

但一当唐廷植等答应报效买下这家铁

厂
,

罪名也随之烟消云散
。

丁 日昌说唐廷植
“

赎罪情急
” ,

③ 实际

上是他需款购厂情急
。

观乎李鸿章对他的两次批示
,

一则 日
: “

此

项外国铁厂机器
,

觅购甚难
,

机会尤不可失
,

批伤速行定议
。 ” ④ 再

则日
: “

该项铁厂机器
,

交涉外洋
,

未便迟延
,

致滋纠葛
。 ” ⑤ 可 以看

出
,

丁日昌之购厂情急
,

是有其理由的
。

其次
,

唐廷植和这家外国铁厂看来有着不寻常的关系
。

原来

O 《上海研究资料》
,

第 1辑
,

第 2 19 页
。

② 《上海研究资料》
,

第 l 辑
,

第 220 页
。

③ 丁 日昌奈帖
,

转见李鸿章
:

(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》
。

④ 同上
。

0 李鸿章
:《唐国华赎罪片》

。

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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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厂索价在 r o万洋 以外
,

通过唐之手
,

4 万两便可成 交
。

如果彼

此没有一点特殊的关系
,

就让人不可理解
。

根据当时的记载
,

这家

外国工厂就是 19 世纪 60 年代在上海设立的美商旗记船厂 (仆 05
.

Hun t &
.

C。
.

)
。
① 这就更增加 了留美多年的唐廷植和铁厂关系深

厚的可能性
。

人们完全有理 由作这样的推断
: 丁 日昌在这里是利

用 了唐廷植和外国势力的关系
。

唐廷植之于江南制造局
,

实际上

是帮了丁 日昌的大忙
,

而丁 日昌的所作所为
,

实际上是堵塞了唐廷

植接近新式工业的道路
。

在洋务派官僚中
,

丁 日昌是 比较开明的

一员
。

丁 日昌尚且如此
,

其他的人就更不足论 了
。

我对唐廷枢研究的补充
,

大体上到此为止
。

当然
,

这个补充仍

然是初步的
,

它仍然遗留许多应该研究的方面
。

因为唐廷枢和他

的兄弟的活动
,

都不限于经济这一个方面
。

从中国的现代化这个

角度看
,

他们的活动中
,

还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层 次
。

拿唐廷 枢来

说
,

他在 30 岁 ( 18 6 2 )的时候
,

曾出版一部他撰写的《英语集全 》
,

上

距被称为中国人编写的最早的英汉词典— 《红毛蕃语》
,

不过 30

年的光阴
。

35 岁 ( 18 6 7) 的时候
,

与著名的沙船商人吴炽昌等人在

上海设立过一家普育堂
,

② 36 岁 ( 18 6 8) 以前
,

先后 与上 海著名洋

行买办徐润等人创设上海茶叶公所
、

丝业公所和洋药局
,

并充任董

事
。

38 岁 ( 187 0) 以前与徐润等人在上海参与创设仁济医院
、

辅元

堂
、

清节堂
、

仁济
、

元济堂
,

并任董事
。

40 岁 ( 1 87 2) 时与徐润等倡议

成立广肇公所
,

42 岁 ( 18 74 )时参加上海英国领事麦华陀 ( W
.

H
.

M ed hu ls O
、

江南制造局 翻译傅兰雅 ( J
.

肠 er )等人发起的格致书 院

① No rt h C枯an eH司 d
,

189 3 年 6 月 9 日
,

第 8 21 页
。

亦作棋记
,

参阅 台湾 中央研究

院编
:

(矿务档 )
,

二
,

第 8 61 页
。

0 汤志钧主编
、

吴乾兑
、

徐元基副主编
: 《近代上海大事记 》 1989 年版

,

第 2 43 页
。

按《唐廷枢年谱》中据《教会新报》 187 。 年 3 月 19 日记载
.

定为当年发生之事
。

兹从 《近

代上海大事记 》
,

定为 18 67 年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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筹建工作
,

并任董事
。
①同年协助容阂创办 《汇报》

,

又对上海英华

书馆进行赞助
。
② 43 岁 ( 18 75 )时受上海道台冯竣光札委为上海洋

务局会办
,

会同总办办理
“

中外交涉一切事务
” 。

44 岁 ( 1876) 时
,

协

助福建巡抚丁 日昌办理洋务 ;参与中英烟台会谈
,

充任翻译 ;又为

李鸿章筹办海军水雷试验
。

50 岁 ( 18 8 2 )时捐资修建苏州两广会

馆
。
③ 51 岁 ( 18 83) 时任山东贩捐公所江

、

浙
、

闽
、

粤经募首董④。

52

岁 ( 18 84 )时任上海陈家木桥娠所首董
。 ⑤ 而在 52 岁以前

,

据说他

甚至被李鸿章看中要保奏他
“

备各国使臣
”

之用
。 ⑥ 当然

,

这 只是

传言
,

并没有成为事实
。

唐廷植在这方面的活动
,

也不亚于他的二弟
。

他一边当着怡

和洋行的买办
,

一边和弟弟一起参加上海丝茶公所的活动
,

乃至比

他弟弟进一步参与汉 口茶叶公所的筹建
,

并且担任公所 的总董
。

当他 61 岁生 日之前不久
,

他在一次推动上海动物园的成立大会

上
,

以其亲临大会的讲演
,

表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
。 。 而在 19 世

纪 80 年代中期
,

他又和唐廷枢以及上海商界的一些头面人物
,

公

开致函租界工部局反对禁止华人进入租界公园的侮辱性举措
。
⑧

当然
,

他也有一些不光彩的活动
。

例如
,

他曾为贩卖鸦片进人了上

海的会审公堂
,

留下了他一生中不光彩的一页
。
。

① 格致书院英 文名为 仆
e s卜a n

hg ia oP lyt ec 卜in 。
·

I俪uett
,

直译应为 上海 工艺学

②
。

参阅

英华书馆 ( A心-o ick ne se sc 卜00 1) 为一所主要是
“

适应商界子弟需要
”

的教会学

N“ 让 Ch i、 He司 d
.

186 5年 9 月 一6 日
,

第 147 页
。

《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》
,

19 59 年版
,

第 努 7 页
,

第岌场号碑文
。

(申报 ) 18 83年 10 月 5 日
。

校院

虞和平编
: 《经元善集》

,

198 8 年版
,

第 5s 页
。

以上资料来源
,

除已注明者外
,

其余均见《唐廷枢年谱》
。

仆
。 e h u飞 e h j OUJ 门目

.

1卯一年 10 月
,

第 9 2 页
。

(申报》
.

18 85 年 xZ月 8 日
。

仆
. Chu gn 伽 J o un 词

.

197 1年 10
,

第 92 页
。

③⑤④⑥O⑨⑧



至于三弟唐廷庚
,

和他 的全部经历 一样
,

在 这方 面
,

也没有 留

下值得写上一笔的记录
。

这可能是唐廷庚本人的活动
,

本来就少
,

而更多的可能
,

是我的发掘不够
,

只好暂时从缺
,

留待后人补充
。

当然
,

这一方面 活动的记 录
,

在我的研究 中
,

究竟是次要 的
。

我对他们的研究
,

也不是单纯地局限于人物 的本身
。

我 的着眼点

是从他们身上反映出来的近代中国社会
。

我不是止 于微观 的研

究
,

而是企图通过微观的研究达到宏观研究所要达到的目的
,

并且

希望达到微观研究所不能达到的效果
。

当然
,

这只是我的主观期望
。

这篇短稿离我的主观期望
,

无疑

还有很长的距离
。

我在结束这篇短稿之时
,

寄热切希望于后 之来

者
。

(汪敬皮
,

19 17 年生
,

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)

架睁声幽录幽带悼幽带哀*护书介

著名文史学家唐振常先生逝世

著名文史学家
、

前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
、

研究员

唐振常先生于 2002 年 1 月 27 日在上海逝世
,

享年 80 岁
。

唐先生

为上海 中山学社首任副社长
、

《近代中国》丛刊编委会副主任
,

对 中

山学社和丛刊工作备加关注与支持
。

在此
,

编辑部同人谨表沉痛

哀悼
。

本刊编辑部


